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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圣陶童话作为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开端探索，其 《稻草人》系列童话被收录于我国现代史上第

一本儿童文学刊物 《儿童世界》中。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叶圣陶 《稻草人》系列２１篇原创童话故事的社

会意涵可以发现，其主要论及三个方面：儿童观念与家庭标准的对抗、儿童 “自我”到 “本我”的社会

化转变，以及现实生活下人的异化。通过童话对儿童进行熏陶和启蒙，以童话的方式将社会问题展现在

儿童面前，是叶圣陶童话故事的核心特征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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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稻草人》系列童话的创作背景

《儿童世界》作为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作为对象

的儿童刊物，［１］对民国时期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叶圣陶的 ２１篇原创童话正是受邀于
《儿童世界》主编郑振铎先生而创作的，并在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９２２年６月７日全部刊登于
该杂志。

鲁迅先生曾说过：“叶绍钧先生的 《稻草人》

是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２］，这

是鲁迅考察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得出的结

论。叶老先生的童话故事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开始阶段。由于受到西方童话故事的影响，其

创作努力表现儿童的天真和快乐，结局多为美好。

第二，中间阶段。在随后的创作中，叶老不自觉地

加入了 “成人的悲哀”，但故事的结局依旧是好

的。第三，最后阶段。“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

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这一阶段的童话故

事几乎没有 “童话”的影子，从文字中透露出的

只有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冷漠。因而，这一阶段的

童话也被学界冠以 “现实主义童话”的称号。由

此可见，叶圣陶的童话故事创作经历了从 “避免



表现社会险恶”到 “极力控诉社会”的转变，也

是作者从 “自觉”到 “不自觉”的产物，同时还

是潜移默化下的社会烙印。本文以 “儿童的成长”

作为主要线索，将叶圣陶的２１篇童话故事进行了
以下四个方面的分类，以此对叶圣陶原创童话故事

的文本思想进行解读，并探析故事内涵从 “隐蔽

社会的不美好”到 “完全显露社会的不美好”这

一转变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二、社会学视角下 《稻草人》系列童话的故事意涵

（一）“离家”到 “归家”的故事——— “新理

想”与 “旧标准”的对抗

费孝通在 《生育制度》中说过，“亲子之间因

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

环境，而发生理想上的差别。这是在变迁激烈的社

会中常可见到的事。”［３］２６０民国时期正是处于新旧观

念交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迁期，亲子

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激烈。童话

作为儿童的读物，在亲子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编写上

必然会考虑到受众群体，从而具有一定的隐匿性，

但确逃不过社会的烙印。在 《燕子》这篇童话中，

小燕子看着外面的新鲜世界，内心非常渴望去体

会，在离家的过程中，小燕子由最初的兴奋不已，

到被 “一颗泥弹丸正中他的背心”［４］，“羽毛沾着湿

漉漉的东西，一看红的，不是血么？于是哀哭一般

地叫”［４］，并开始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其他

小动物们一直对小燕子重复着一句话，“你不要相

信世间没有伤害呀，你不要相信世间没有伤害

呀”［４］。结局最后，小燕子在女孩的帮助之下找到

了母亲，并回到了自己的家。叶圣陶在这里并没有

把亲子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而是一笔带过，“他

的母亲应允了”［４］。如若放到现实社会，儿童应是

一直在襁褓之中的，被父母保护得严严实实，哪会

在还没成年独立的时候就离开家。在 《鲤鱼的遇

险》中，也呈现出 “离家—归家”的故事模式，

而这一故事模式，正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体

现，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带着磨难和忧伤。“鲤

鱼们从来没经过可怕的事情，所以不懂得怕、逃和

防护”［５］，“他们以为凡是有太阳光、月光、星光照

到的地方，都和他们所住的那条河一样，有和平的

生活又要好的朋友……”［５］，而当被鹧鸪衔了去被

扔到鱼桶里，经历磨难逃出来后，它们的认知改观

了，“我们起先赞美世界说它满载着真的快乐，现在

懂了，它实在包含着悲哀和苦痛……”［５］。

在这两则童话中，小燕子、鲤鱼代表的是具

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现代儿童，代表的是个人；而

母亲 （家）则代表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旧观念，代

表的是个人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家庭向儿童灌输成

人世界的法则，让儿童逐渐认识社会、融入社会。

在这一过程中，两者之间必然会因为新旧观念的不

同、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方面的描绘

被叶老隐藏在了童话故事中。儿童如果在成长过程

中无法与社会相融，就永远实现不了个人的社会

化，好比费孝通所说，“若是为了要保持茧壳的完

整，只有把蚕蛹烘死在茧内。可是杀蛹完茧又岂是

作茧自缚者的本意呢？”［３］２６７在叶圣陶的童话故事

中，家庭 （母亲）一直承担着 “保护”的角色，

家庭永远是 “远离社会”的避难所，而儿童总是

渴望着 “飞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家庭在赋予作

用上是注定要及时破裂的，三角结构的破裂是茧内

蚕蛹的成长和蜕化成蛾的机会。当儿童长大到足以

独自面对外面的风雨时，父母便需要放手，这也是

费老所说的 “社会性断乳”［３］２６２，是儿童从 “本我

“走向 “超我”的过程。

（二） “成长故事”的萌芽——— “本我”到

“超我”的过程

弗洛伊德提出了 “三部人格结构”［６］说，即认

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

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追求快乐、逃避痛苦，

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自我”是在后天的环境和

学习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追求现实；而

“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主要从儿童早期体验

的奖赏和惩罚的内化模式中产生。超我的主要功能

在于控制行为，使其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

叶圣陶的童话主题多为儿童的成长故事，其将

儿童的成长放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与 “离家—归

家”的故事模式———主要表现为儿童在进入社会

中受到了伤害后的害怕和逃避不同，叶圣陶另一主

题童话故事，如 《画眉鸟》《玫瑰和金鱼》《菁儿

的故事》《祥哥的胡琴》《梧桐子》等，则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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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丰满了羽翼，明确了自

我价值，并最终能够独当一面，在社会中生存下

来。笔者认为这类 “成长故事”是儿童从本我走

向超我的过程，是更高一层的社会化。

在 《画眉鸟》中，画眉鸟住在宫殿一般的鸟

笼里面，每天为小男孩和小男孩的朋友们唱歌，因

为大家都喜欢她的歌喉，它就这样一直唱着，却不

明白自己唱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于是趁着小男孩

忘记关笼门，画眉鸟偷跑了出去，它看见大街上的

情景：马车夫拉着坐在车上的人、各式各样做工的

人重复地做着一件事情、女孩被迫努力地学唱

歌……，画眉鸟不由发出感慨：原来 “一个人只

替代了人家的两条腿”［７］ “一个人只替代了一副煮

菜机器”［７］ “一个人只替代了一件音乐器具”［７］。

故事的最后，画眉鸟没有回到宫殿般的鸟笼里去过

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是 “他宿在荒野的荆棘树

上，饥饿的时候随便找些野草的果实，也随便在溪

水里洗浴”，“看见了不幸的东西，总引起强烈的

悲哀。随着就唱一曲哀歌……他永远不再为某一个

人或某一等人而唱了”［７］从内容层面来看，叶老写

这篇童话故事的初衷在于抨击彼时社会人如行尸走

肉般的生活，抨击丑恶的社会现状，但若从画眉鸟

的角度来说，不论是画眉鸟回到了自己真正的

家———大自然，还是回到鸟笼的那个家，其过程都

是画眉鸟逐渐寻找自我、最终发现自我价值的过

程。而这一过程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和自我认知中

习得的，让其最终能够在 “为悲苦的人们歌唱”

中发现意义，从而达到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统

一。而在 《梧桐子》中，梧桐子任性偷溜出家门，

在经历各种挫折和磨难后，梧桐子最终在异乡长成

了高大的梧桐树。虽然他非常想念自己母亲，想念

家，但他却不能离开，因为他是小草和小花们的领

袖和保证人，为他们遮风挡雨是梧桐子的责任。叶

圣陶认为儿童文学应该给儿童情感的熏陶，“教训

于儿童，冷酷而疏远，感情于儿童，则有共鸣似的

作用”。叶老通过创作 “儿童成长”系列主题的童

话故事，旨在唤醒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希冀在儿童

社会化过程中增添 “为人生”“为大贫苦众”的现

实主义色彩，将责任和希望寄托于新一代。这是社

会期待在儿童文学中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在叶圣陶的童话创作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 “成人

的悲哀”，但他的创作还是考虑到了儿童的心理接

受程度和儿童独特的个性特质，理性地避免浓厚的

政治色彩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故事意涵。从叶老的

童话创作中可以看到，由鲁迅提出的 “救救孩子”

的口号和后期周作人的 “儿童本位”思想在民国

时期的不断发展。

（三）“情感陪伴者”与 “精神启蒙者”———

家庭内部的明确分工

１９１５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人们思想
的解放，随着 “人的发现”，才有了 “儿童的发

现”。西方 “儿童本位论”“儿童中心论”思想在

民国时期得到不断发展，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关注儿

童，翻译、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社也

陆续创办了儿童刊物，以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需

求。但值得一提的是，童话故事虽然构筑了美好

的、单纯的世界，但是其依旧是作者扎根于社会、

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尽管民国时期人们

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封建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

日益瓦解，但对于家庭———儿童社会化的中介场所

来说，家庭内部 “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

封建思想依旧根深蒂固。

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曾说

过：“由于生理上注定了要做母亲，这使妇女要完

成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使命。”［８］ “……因为很显

然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或

资本主义社会———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教

育后代。在现代家庭中，这三种作用历史地而非本

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８］从米切尔的观点中我们

可以看出，男性在社会中主要起 “工具性”的作

用，而女性主要起 “情感性”的作用，这实质上

是社会对男女性进行的内部分工。因此，在叶老的

童话创作中，母亲的形象在儿童生活中频繁出现，

并扮演着 “保护、哺育”的角色，而父亲的角色

虽多处于 “缺位”的状态，但却承担起精神引导

的作用。如 《稻草人》一文中描绘了带着重病的

孩子在河边捕鱼以维持生计的母亲。在 《芳儿的

梦》中，芳儿为母亲准备生日礼物，字里行间里

充满了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在 《梧桐子》中，

梧桐子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离开家，通过燕子信使

与母亲 （家）联系，在互通的信件中，母亲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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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对梧桐子离家后的担忧和看到自己孩子独立自

强后的欣慰之情。《祥哥的胡琴》中，与母亲相依

为命的祥哥在 “学成”胡琴后出走，他想凭借所

学 “技艺”谋生自立，不料却被众人嫌弃嘲笑，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母亲说：“你不要出去了，

在家里拉胡琴给我听，听了你的胡琴，我编草席更

有力气呢。”［９］夜幕降临，祥哥在母亲的深情安慰

的话语中重新振作，慢慢进入梦乡……在 《燕子》

中，燕子在母亲的允诺下离开鸟巢，开心地飞向外

面的世界，受到挫折后在母亲的保护下最终回到了

自己的家。这些童话故事中，母亲始终伴随着孩子

的成长，给予孩子关爱和保护，而父亲角色的出现

却很少。在叶圣陶的２１篇童话故事中，出现过父
亲角色的或父母角色同时出现的仅有２篇：《克宜
的经历》和 《菁儿的故事》。在 《菁儿的故事》一

篇中，菁儿因采摘的玫瑰花在带回家途中枯萎而伤

心不已，在父亲的引导下，菁儿在自己的院中种上

了玫瑰种子，并日复一日地施肥浇水，“你该学到

一个道理了，为什么去年采了别人的，弄到懊悔地

回来，今年自己种了你会这样的高兴呢？”“我明白

了，别人的花出于别人的气力，当然在别人的花园

里开得美好。我去采了下来，不费一点气力，也要

想看他的美色，嗅他的香味，世间没有这样便宜的

事。现在我知道要受用什么东西，要使自己高兴快

乐，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己用气力去做。”［１０］在

这则童话故事中，父亲扮演着 “精神上的启蒙者”

的角色，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来教导孩子，给孩子

以思想和精神上的启迪。

在 《稻草人》系列童话故事中，父亲大多处

于家庭 “缺位”状态，但扮演着 “精神启蒙者”

的角色，而母亲则扮演着 “情感陪伴者”的角色。

母亲形象的笔墨描绘远多于父亲形象，无形之下也

明确了家庭的内部分工。这就不由得让人思考，为

什么作者要将重点放在母亲形象的描绘而非具有指

引作用的父亲呢？从故事的结局来看，童话故事多

以主人公遇到困难后辗转回到母亲 （家）的怀抱，

是典型的 “温情式”结尾。而在 《小白船》《鲤鱼

的冒险》和 《芳儿的梦》虽然没有描写具体的母

爱，但却也被浓浓的母爱氛围所笼罩着。儿童文学

作家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非常善用一个显著的意

象，便是母爱。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

还是当下与儿童相关的绘本杂志，“母爱”显然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叶圣陶创作童话的初心

本是给儿童建构一个童话般的美好世界，自然母爱

的神奇在其童话中便有所体现了。换句话说，这样

的结局设置恰好给叶圣陶的 “灰色童话”蒙上了

一层温馨美好的面纱，让当时的悲苦儿童在邪恶的

现实社会中获得一丝心灵上的慰藉。该主题故事结

局的预设是比较符合儿童的想象和期待的。而在当

时由于受到家庭内部的明确分工和封建伦理思想影

响，这样的 “功效”是父亲形象和父爱所不能达

到的。

（四）现实社会的投影———人性的冷漠

叶圣陶后期创作的童话故事多表现为反映封建

社会背景下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冷漠。叶老自己也

表示这是在社会影响下不自觉的结果。叶老后期童

话创作中的主人公形象，多被描绘为生理上残疾或

有缺陷的人，而这种人物的结局也多是悲惨的、被

社会所厌弃的。因此，后世许多人将叶圣陶的童话

称之为 “灰色的童话”，指的就是其后期的作品。

如在 《瞎子和聋子》一篇中，瞎子和聋子在

互换了身份后，大街上的人们对他们的议论似乎更

加地明显，瞎子看见 “他们指点着他俩，脸上现

出轻薄的笑容；嘴巴张开，虽然听不出说些什么，

但依据从前的经验知是一派嘲弄的话语”， “我们

是残疾，是不幸，是羞耻吗？我懊悔看见了这

个。”［１１］聋子听见他们用很顽皮的声气嘲笑他道，

“真实新鲜的奇闻，瞎子变聋子”［１１］，聋子 “虽然

看不见他们是这样形貌，但依据从前的经验是一副

奚落的脸面”。［１１］故事的最后，聋子遮住了自己眼

睛，瞎子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又如在 《跛乞丐》

中，跛乞丐最开始并不是乞丐，而是一位善良正义

的人，他看到 “绿衣人”能够给小孩和妇女带去

希望和快乐，于是决定了自己的职业———邮差，由

于一次次地帮助别人而耽误送信的工作，又在一次

送信中因保护野兔而被猎人打中一条腿，最终被邮

局开除而失去工作，“他不能做什么事，就做了乞

丐”［１２］。故事最后是典型的 “好人没好报”结局。

在 《快乐的人》一篇中，故事的结局也不得而知：

最后快乐的人也死去了，这个世间再没有快乐。民

国时期的中国深陷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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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闯入给旧中国带来了长期的迷茫和焦虑。愚昧落

后的封建礼教禁锢着新思想的萌芽，拖慢了时代发

展的步伐。时下社会正是鲁迅先生在 《狂人日记》

中所描述的 “吃人的社会”：封建礼教蚕食着人们

的脑子，束缚着人们的行动。“仁义道德”的糖衣

外表下掩盖不住的是 “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就

将他人毁灭”的残忍和伪善。人与人之间缺乏信

任，冷漠麻木，自私自利。 “窃别国火，煮自家

肉”是该病态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五四时期的知

识分子看来，当时的人们已经病入膏肓，急需开发

新的 “药引子”———注入新思想。因此，在这个

千疮百孔的社会下，他们将表现社会倾向、展现社

会问题的视角投向了患病的个人，希望通过对身体

和精神上的疾病和缺陷的影射，来唤醒国人麻木的

思想，使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极端病态的社会现实中

被 “发现”。而这正是叶圣陶通过以残疾的、病态

的人为主角发生的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最终愿景。

三、结语

叶圣陶的系列童话故事不论是从孩子在现实社

会中的反抗和成长来看，还是从家庭中 “父亲的

缺位”、表现现实社会下人性的冷漠来看，叶老都

在向读者传达现实生活的苦涩。正如叶老说过：

“我只管这样一篇接一篇地写，有的朋友却来提醒

我了，说我一连有好些篇，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

活，越来越不像童话了，那么凄凄惨惨的，离开美

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经朋友一说，我自己也觉察

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感

受到的就是这些嘛。”［１３］在普遍大众看来，向儿童

传达社会的 “阴暗面”似乎并不利于儿童的身心

成长，儿童的世界应该是天真烂漫，美好无瑕的。

但叶老苦涩的童话中依旧带着 “甜”，这种甜是社

会对 “未来接班人”的期望和寄予，是将正义、

善良、坚持、勇敢等品质传达于儿童。对于儿童来

说，他们需要被告知社会的双面性，正如郑振铎所

说：“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

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

和博物馆的知识一样。”［１４］如此，儿童才能在夹杂

“甘甜”和 “苦涩”的现实中茁壮成长，培养健全

的人格，这也是叶老创作该系列童话故事的初衷。

时代的局限正是在一代代的新青年手上慢慢地被打

破才得以延展，如此才能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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